《灵修生活的基础》（03）（王保禄译）

叙兰神父著

第一册：第五章 愿饱受冤屈而邀得天主的青睐

  （默想的章句）：“当人们认为你有罪时，你该庆幸喜悦，因为你在天主眼中则是清白无罪的。”（B．2：C．6）。

   问：什么样的人，宁愿被人们认为有罪，只要自己在天主眼中，是清白无罪的呢？

   答：我们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人。

  （一）、第一种人，被人谴责时，始终不为自己辩护。清白无罪的人，往往无缘无故地受人们诽谤中伤。但是，一个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天主，一心只仰首瞻望祂的人（米：7：7），知道世上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取悦于天主；因为唯独祂看清自己的心灵状况，而且深刻明白自己圣德境界的高低，全视与祂结合共融程度的深浅。因为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主所称赞的人，而不是自吹自夸的人”（林后：10：18）。能有这种领悟的人，完全不会在意人们的轻视责备，她永远不会听从自己私爱心的怂恿鼓动，无论别人如何肆意攻击她，她都无动于衷；除非会影响到天主的荣耀，这一点她能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
  因此，即使她非常关心天主的光荣，也不会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她亦心甘情愿被人们认为自己犯了重罪；她甚至善用这个机会，认清自己的真面目，谦卑地在心灵深处，与天主亲密交往。她既然为尘世所遗弃，便全心投靠天主，寻求祂的庇护，温馨地憩息在祂的怀抱中；因为她明白，唯独祂看清她内心纯洁的意向:是否真心诚意地遵行祂的旨意。当她想到天主惟一的圣子，诸圣中最神圣的那一位，被犹太人诬陷谴责为伪善人和律法的仇敌，竟然默不作声，她便静静地歇息在主内，更热切地挚爱祂，效法祂，亲密地依恋祂。在这种蒙冤受屈的境况中，她的缄默不语且逆来顺受，更令人们认为她罪大恶极；但同时却使她的清白无辜，在最高审判官的眼中，更昭然若揭；因为当我们能够为自己辩护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，却欣然默默地忍受冤屈，在天主的眼中，则有无限的功德。

  可是，我们堕落腐败的天性，总是热衷于为自己辩护，尽量隐藏粉饰自己的过错。当亚当和厄娃听到天主指责他们违背命令时，便找借口替自己辩护；从此以后，他们的子孙后代纷纷仿效他们的罪行，总是有千百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和借口，来逃避任何一项罪责；尽管他们明知自己犯下过错，却归罪于其他无辜的旁人，甚至天主本身，就像当年世上第一个男人那样，他说：“是祢赐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，摘了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才吃了。”（创：3：12）。他们有时就这样归咎于造物主说，倘若不是他们天生冲动急躁，和过分挑剔的脾气，他们是不会说那些话，或做那些事情的。他们因此指责天主上智的安排不当，却不将其归罪于自己邪恶的心灵，以及自己缺乏坚强的意志力，不能自我克制，白白浪费上天恩赐的圣宠所导致的结果
  　当我们越不为天主上智的安排辩解，将所有临于自已身上的指责归罪于自己的过错时，天主越喜爱我们，正如作者所说的：“当人们认为你有罪时，你该庆幸喜悦，因为你在天主眼中则是清白无罪的。”（B．2：C．6）。我们天性骄傲自负，缺乏自知之明，不愿承认自己过错；然而，一个谦卑虔诚的灵魂，必定会诚心诚意地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若失足跌倒，必定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，与其他任何人毫无关系。
  我们通常都承认，自己远非心里想像的那么完美，理应达到这个完美圣善的目标；然而总是觉得，如果没有天主特殊的宠佑，像祂欣然赐给圣人那样的丰沛恩宠，我们当然无法修证完美圆满的成全圣德。人们都这么自圆其说，但他们没有看到，圣人确实从天上获得巨大的佑助，这是因为他们特别全心全意、竭尽全力与天主的旨意亲密合作；他们并非坐享其成，而是勤修苦练，努力弃绝自我，用十年、甚至二十年的时间，克制自己的私意偏情，征服自我。换言之，他们都是费尽心血，付出重大的牺牲和代价，才达到这么崇高完美的灵修境界。

  有些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只会消极地祈求天主特别的恩宠佑助，似乎要天主替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自己乐得悠哉游哉地坐收渔利。这些人对此又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固然，天上的恩宠能帮助他们修德行善，但是，他们自己却缺乏道德上的力量；他们是如此的软弱，若要他们稍微努力，或至少忍受一丁点耻辱，他们便畏惧退缩，丧失勇气。譬如要他们不再吃那些美味可口的食物，或者不要去看某些引起他们好奇心的事物，他们都做不到。在生活中他们恣情纵欲，完全没有自我克制的能力。

  圣人圣女们的自我克制、和忍辱负重的灵修精神，真是不可思议；他们都能够忠实地回应来自天上的默感启示，其中一种真精神，就是绝不隐藏自己的缺陷毛病，而且把个人在德行上的进步缓慢，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的弱点和懈怠；他们在天主面前，谦卑地乞求祂的仁慈宽恕，甚至俯伏跪拜在地上，热泪盈眶，满面惭愧，恳求天主慈悲怜悯。

  　而另一方面，那些认为自己曾为天主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们，觉得天主应当深深地感激他们；他们追述他们事奉天主的漫长岁月，回顾那些自认为做过的善事，心里沾沾自喜；但对于自己的许多过错和罪行，却视而不见。真正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的缺点，自知罪孽深重；因为若能谦卑自抑，在天主的眼中就是义人；需知，天主明察秋毫，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恶，常令狂傲自恃之徒蒙羞（咏：119：78）。正如先知所说的：“在祢的眼中，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。”（咏：143：2）。一个人，不过是地上的尘埃罢了（咏：103：14），却骄傲自大，以为自己能够做出很伟大的事情来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事呢？

  自高自大的灵魂，目中无人，请聆听宗徒的谆谆教诲：“一无是处却以为了不起的人，是在自欺欺人。”（迦：6：3）。唯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为此痛悔而伤心欲绝的人，与天主最亲近；因为她自惭形秽，承认若无天主恩宠的佑助，自己必将永远沉沦在腐败和污秽之中。圣人圣女们都有这种自知之明的智慧，他们沉没在自己的虚无中，总是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糟糕的人，因此圣保禄宗徒谦卑地说：“我是第一个大罪人。”（弟前：1：15）。你若相信自己是罪大恶极的，将来必被举扬到最神圣的位置。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：“你当常站在末位，高位自然就会赏给你的。”（B．2：C．10）。主耶稣早已警戒我们：“凡高举自己的，必被贬抑；而卑恭谦让的，必被高举。”（路：14：11）。

  然而，仍有些爱吹毛求疵的人，竟敢谴责那些普遍受世人尊崇的圣者的智慧和圣德；他们视野狭窄，思维僵化，习惯于墨守成规，在各种事物上，总是强词夺理，争辩不休；他们视《福音》中至关重要的训导格言，全是错误的空中楼阁。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虔诚笃信天主的圣人，充满超凡入圣的完美德行，不可能成为最大的罪人；因为邪恶和罪孽，完全与崇高的完美圣德，背道而驰。他们竟自称是最大的罪人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！” 这就是他们似是而非的理由，完全建立在人性肤浅的知识和狭隘的思维上，没有丝毫超性的智慧！

  而圣人圣女们，通过他们深邃的信德，所意识到的事物道理，是人类理性无法理解的。他们得到圣神的默感、启示、和教诲，所说的都是天主的真理，而且唯独他们能深刻理解。圣保禄宗徒和圣方济各，都获得上天的光照启迪，他们只讲自己彻底理解和信服的道理，绝不讲浮夸或欺骗的言词。既然这些评论家都无法彻底明白圣者的言词意蕴，他们怎么敢妄加指责呢？

  （二）、第二种为天主所喜爱的人，是那些并非为自己的过错，而是为他人的罪恶，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代受痛苦磨难而仍然认为自已是罪人的人；这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，往往让清白无辜的人，与罪人一同受害。这种普遍的惩罚，牵涉到善人和恶人，必定是最公正的；因为这就是天主的公义，尽管许多人都无法理解，我们都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。天主往往以可怕的灾难，来惩罚整个国家，连善人都无一幸免。然而，无论天灾人祸多么严酷，那些真正谦卑的人，都安心忍受，不仅毫无怨言，而且总是觉得自己确实罪有应得。

  本着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，古代天主的先知和司祭们，都异口同声地对我们的主说：“我们犯罪，行不义，作恶违背了祢，离弃了祢的诫命和法令。”（达：9：5）；“我们像祖先一样都犯过罪，都曾为非作歹而无恶不为。”（咏：106：6）。圣道明（St. Dominic）每次走进市镇或乡村时，都虔诚地跪下来，祈求他的罪过，不至于给那些他即将教导的人们，带来天主的惩罚。圣女加大利纳（St. Catherine）总是担心当时整个教会所遭受的灾难，是因她自己对天主不忠而招来的惩罚。因此可见，圣人圣女们的生平言行，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，我们绝对不可用自己脆弱的理智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呀！

  尽管自己是清白无罪和纯洁无瑕的，我们依然以这样的精神承认自己是个恶贯满盈的大罪人，这是最讨天主欢心的；同时，这样便不会让能够蒙蔽我们心灵慧眼的骄傲私爱心有机可乘。因此，当我们感到自傲自满时，那才是最可悲可叹的！一般而言，对天主的大慈大悲，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是件美事；然而，若是建立在虚荣地误认为自己是无罪的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需知，“我们全都是不洁净的，所有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裳。”（依：64：5）。因此，若要在天主面前显得是个义人，我们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唉！芸芸众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个真理，他们谴责圣人最值得称赞的灵修精神，认为那是虚伪的！其实，当他们用愚昧错误的人性推理，来判断事理，当然会觉得圣人的道理无法成立；他们本该谦卑地敬佩赞美圣人的这种美德，反而抨击谴责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！

  （三）、最后第三种人，是那些遭到不公正的指责、含冤受屈时，即使弄到身败名裂也绝不出声为自己找借口来辩解、或维护自己声誉的人。圣狄奥多拉（St. Theodora）和殉道者圣伯多禄（St. Peter，Martyr）等，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；他们宁愿长期生活在耻辱中，忍受严格的补赎苦行，让人们任意指控他们犯下滔天罪行，也不愿澄清自己的清白无辜。他们被人视为大罪人时，仍挚爱我们的主，满心欢喜地默默忍受冤屈；天主最终亲手干预这事，让世人看清事实真相，证明他们是清白无罪的，他们昔日所蒙受的屈辱，便更彰显出他们出类拔萃的圣德。

  我们的作者上文所讲的教诲，鼓励那些陷入同样困境的人们，为了获得灵修的利益，应当欣然畅饮这怀基督的苦爵，当作世间最美味的甘露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应当深刻理解，人们的鄙视和羞辱，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是大有裨益的。因此，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世俗的哲学家，他们似是而非，破綻百出的言论，显然要受到我们的严厉谴责。因为他们认为，只要不冒犯得罪天主，我们是不应当忽略自己的名誉，甚至要不惜以尘世的财产和性命的代价，来维护我们的荣誉。譬如当殉道者圣伯多禄被指控在房间与妇女私会时，他只需要澄清她们都是冰雪般圣洁的天女；这样不但使自己的清白水落石出，不至于给他人立下坏榜样，同时给天主更大的光荣。然而，他却保持沉默，隐藏这天赐恩宠的真相，一心渴望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祂在整个苦难折磨的过程中，对犹太人所指控祂莫须有的重罪，没有说一句话来为自己辩白。我们现在知道，天主非常赞赏圣伯多禄英勇难得的谦卑行为，仁慈慷慨地赏赐他更多丰沛的恩宠。

  当然，这些伟大圣人的典范，是超出我们人类的智慧；因为人间的世智辩聪都是教导我们，要热爱荣誉地位，避免遭人蔑视，在万事万物中要追求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世俗中人，绝对不会步武救主基督的芳踪，因为祂竟用了他们认为“愚蠢的十字架”来拯救世人。殊不知，“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痴的，为羞辱那有智慧的；召选了世上懦弱的，为羞辱那坚强的。”（格前：1：18-27）。

第一册：第六章 屈居末位而得高位

  （默想的章句）：“你当常站在末位，高位自然就会赏给你的（路：14：10）。”（B．2：C．10）。

  问：一个谦卑的人，在哪里可以找到“末位”呢？

  答：你必须特别在三方面，都这么做：

      （一）、在生活的各种职位中；

      （二）、在生活的各种职务中；

      （三）、在超性的灵修事务中。

  （一）、那些在生活所选择的各种职位中，真正自我谦卑的人，尽管在世上，拥有万贯家财，是尊贵身居高位的人，却心甘情愿做弃绝俗世享乐，做卑微的修道士和修女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最杰出的例子就是，许多的国王、皇后、王子、公主、和其他社会上显赫的人物，为了爱慕主耶稣基督，毅然看破红尘，放下一切，进入修会，去为他们的兄弟姐妹服务，仿佛他们是所有人中最卑微的。他们自愿选择最卑下的职位，以便在天主面前彻底弃绝贬抑自己；通过这种修行方式，他们最后达到极高的完美灵修境界。我们可以大胆地这么说，他们因此从天主的手中，获得了比大多数的人更崇高更永久的光荣，甚至远远胜过他们昔日在尘世的荣华富贵和名誉地位里，所谋得的短暂光荣。

  我们必须承认，在这些圣德崇高的修会人士之中，有许多人具有天赋和智慧，有资格胜任高职位，有能力管理他人；可是，他们却非常诚恳地请求，让他们去担当最卑下的可怜职务；有些甚至具有当神父的德行和才能，却拒绝接受这种身分和尊严，宁愿在修会众兄弟中，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物。像圣方济各（St. Francis）和可敬的雅各布（Jacobon）修士等，他们虽然博学多才，能够担当重要的教会职务，却愿意当修院的厨师。在众多的基督教会及修会中，有无数这样虔诚热心的男女会士，他们惟一的心愿，就是被委派负责最卑下的职务。

  此外，还有许多这样的圣者，尽管已经身居要职，像坎地亚公爵圣方济各·波吉亚（St. Francis of Borgia），和文生·哥拉法神父（Father Vincent Caraffa），他们都是耶稣会总会长，出身于尊贵的名门望族，却纡尊降贵，在公众场所，做修院最卑贱的工作；他们非但不以為恥，反而引以為榮！因此，在许多会规严格、纪律严明的修会团体里，我们经常会看到，那些担任最高职位的会士们，他们最高兴的，就是能够谦卑自抑，而且让人们知道，他们热爱最卑微下贱的职责，并且兴高采烈地去完成这样的任务。

  （二）、第二种人，在生活的各种职务中，甚至是灵性的事务，都心甘情愿地自我谦卑；凡事都以简单朴实的方式完成，绝对避免大肆张扬。他们爱在默默无闻中工作，不愿在世上引起轰动，招引世人的赞赏，或展示自己的办事能力和天赋。然而，公开教学的学者，无论是讲述超性宗教或人文自然科学，却不可以谦虚为理由，只教授那些浅显易懂的知识；恰好相反，他们必须向听众证明他们是具有真才实学的，才能让听众信服。譬如一个神学家，必须专心致力于神学研究，用纯正的道理来教导他的听众，清清楚楚地讲述最崇高的奥秘玄理，竭尽全力阐明其中微妙精深与显而易见之处，使听者更清晰和深刻地理解教会的道理。

  我们对于任何其它学科，也应当这样对待。然而，一般来说，学问往往令人自高自大；因此，有必要提高警惕，尽量避免一切虚荣自我炫耀的作风。一个宣传天国喜讯的传道者，登上讲道台，惟一的目的就是谆谆教诲世人，激励他们回头悔改，指导他们如何过圣善的生活；他不应该过分注重演讲稿的内容结构，刻意展现自己锐利的思想、推理的说服力、言词的优美动听。他必须用通俗的语言，使人们容易理解；用最适合罪人接受的道理，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忏悔皈依爱慕天主。一个真正具备传道天赋的人，他本着纯朴的信德，和真正的信仰热忱，一心一意唯独追求《福音》中的真理，绝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玄妙模糊的推理上，因为他明白那只会令无知者眼花缭乱，不能启迪信徒的心灵，不会引导他们亲近天主。他因此在天主圣神恩宠的默感激励下，自然会舌粲蓮花，妙語如珠，有强大的说服力，能软化性情最暴躁的人，降服最叛逆的心灵，引导最倔强顽固的罪人痛悔、改恶从善。

  天主圣神只与那些讲述正统教理的人，亲密无间地交流沟通；祂以纯朴自然的方式，与虔诚热忱的人结合共融；至于那些自视极高，恃才傲物的人，为要表示与众不同，特意树立自己的崇高道德,得意忘形地以为自己鹤立鸡群，脱颖而出，殊不知，圣神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。我们往往发现，有些传道者毫无天赋异禀的口才，他们用简单明了的普通言词，温和严肃地解释《福音》的真理，却充满生机活力，动人心弦，传道硕果累累，远远胜过那些讲究词藻华丽，滔滔雄辩的讲道者。

  （三）、最后我们必须注意，即使在超性的灵修事务中，也不要好高骛远。因为有些讲究超性事物的人，知道天主引领一些人，走上异乎寻常的灵修途径；他们即使没有这种天主特殊的圣召，也竭尽全力东施效颦，结果徒劳无益。当他们讲到关于天主的事物时，则满口都是艰深晦涩、难以理解的言词，目的不过欲炫耀自己的口才学识；他们讲到实践虔敬热心神工时，并非建议鼓励人们仿效圣人圣女们的榜样，而是高谈阔论那些极其崇高新颖的修行方式；他们描写宗教的奥秘时，词藻堆砌得枯燥乏味，虽然文句务求精美深邃，却不能吸引人虔诚热忱的修道。

  这是因为他们要一飞登天，忘却主耶稣的教诲：“凡高举自己的，必被贬抑；凡自我谦虚的，必被举扬。”（玛：23：12）。谁能想象到比圣女大德兰（St. Theresa）、或圣女加大利纳（St. Catherine of Sienna）、或其他圣者，更神圣的虔诚热忱呢？但是，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境界的呢？他们是否首先飞上青天，举心做最崇高精深的观想吗？不！他们是自我谦卑，跪倒在他们亲爱的净配、主耶稣基督的脚下；以自己的肉体做克己苦行、痛悔赎罪的神操，以谦虚的爱德善行，获得基督仁慈亲切的圣爱和神光启迪。

　  有些人以为他们的思想越高超，就越能够享受到天上的事物。然而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追求，无异于缘木求鱼，劳而无功。因为这样的人不会获得虔诚甜蜜的天上甘露；天主丰沛的恩宠甘霖只倾注在谦卑坦诚、虚怀若谷的灵魂身上，因为她们喜爱基督的纯朴谦虚，她们远离尘世虚幻的荣华富贵。圣女大德兰（St. Theresa）的崇高灵修境界，超过古往今来无数的世人，但是，她谈论时所用的言辞，非常朴实自然，毫无矫揉造作，也绝不自我炫耀；而她的言谈举止，天然纯朴，超然出尘。据她的灵修神师说，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学无术，愚昧无知，她常坐在我们主耶稣的脚下聆听他的教诲，甚至在极琐碎的小事上也求主给予她启示指导。尽管我们的主恩赐她博学多才，聪敏睿智，是当时人们公认最有天赋的女人；但她却不喜爱展示自己的学识，除非在诠释她所精通的奥秘神学时，不得不用深奥的词汇之外，平时言词总是浅显易懂。此外，她为人随和，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谦虚谨慎。
  人们往往推崇赞赏天赋之才，我们当然不能轻视它，因为它对我们确实非常有用；但是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圣宠的恩典，天主赐予我们的圣宠，能帮助我们为他完成重要的神圣任务。当人们看到一个有才华、有能力的人，他的思想敏锐聪慧，谈吐儒雅高尚，自然而然地给予他极高的评价，认为他什么事情都会做。其实，他们首先应该观察，这个人是否谦卑，是否一切都归功于自己，对于自己的才能和天赋，是否太过自信。如此，我们才能正确地判断，他到底有什么潜能，能成就什么事业；因为最伟大的事业，都是谦卑的果实。

  有时，我们在一个修会里，经常会听到人们说：这个女儿心思敏捷，伶牙俐齿，对答如流，善于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务；她若再培养一点美德，必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修女。另一方面，那个表现得憨厚纯朴的女孩，反而被人们鄙视；殊不知，她因纯洁圣善的德行，谦卑地隐藏了天主赋予她的崇高圣德。我们要对那些判断错误的人说：你们要学习去理解真正的虔诚热忱的心态，那就是激励圣人圣女的谦卑之德；务要警惕谨慎，避免顺从自己爱慕虚荣、喜欢炫耀的堕落天性；因为天主“从高位上推下权贵，却提拔了弱小卑微的”（路：1：52），而且把祂的圣神传递给她们，以祂的恩宠充满她们的心灵。对于这样自谦自卑的女孩，虽然她的表现缺乏世俗中人所赞赏的人情和礼貌，但千万别断言她毫无天赋。因为她遵循超性的神圣原则，重视来自圣宠恩典的智慧，远远胜过人世间的才华，所以她忽视这些尘世的繁文缛节，轻视庸俗的人情世故，避免浪费时间精力在世俗事务上；她可能为天主完成更伟大的事工呢！

